
汇龙潭

晚归 黄 帼英

    已是仲春天气，可还有冷空气南下。我匆匆
走在晚归的路上，笼着手，缩着颈。新村的公房，
透出明亮的灯光。底楼人家的厨房，热腾腾的雾
气，从窗缝中往外钻⋯⋯
    打开房门，迎接我的是黑黑的屋，一股冷气
直逼我的心。匆匆煮了点泡饭，算作晚餐。透过窗
玻璃，见雨丝在路灯下扯成一条条斜线。
    50多年前，我也常常晚归，那是因为在学校
里出黑板报，或是排练节目。可回到家，有妈妈温
柔的手迎着我。
    20多年前，我还是常常晚归，那是因为在学
校里批改作业，或是排练节目。可回到家，有丈夫
坚实的肩膀让我依靠。

    那时，老远就能看到自家屋里的灯光，未进
屋，心先暖，那是我温馨的家！
    雨幕中，有一个小小的身影，背着沉重的书
包，撑着一把小红伞，看不清他的面容，远远地走
过来了。孩子，加把劲，快回家！妈妈一定等急了。
    路灯下，一个颀长的身影，一件长风衣，没有
打伞，波浪形的卷发上有点点水珠。姑娘，快回
家！家中有温馨。

    3年半前，我开始害怕晚归，因为从那时起
家中已没有人等我、迎我。我怕晚归时面对黑黑
的屋、冷冷的家。
    去年秋天，我随单位外出旅游，那天又是一
个晚归。我走到楼下，惊奇地发现我的厨房亮着
灯！是他远行归来了？不可能！我揉揉眼，家里分
明亮着灯！我迫不及待地上楼、开门，两双温暖的
纤手把我迎进了屋：是我的两个朋友，她们已为
我泡好了茶、烧好了饭（我外出前拜托她们照料
家中养的花）。我心中有一种久违了的欣喜升腾，
情意暖暖。
    那晚，我不害怕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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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棵古银杏 柳易冰

    诸多原因，那两棵庙前的银杏树，总是
圣洁地立在我的童年里。
    北大街上有一条长长的小巷，巷底是横
沥河石桥。桥旁是从前的古庙，门前，矗立着
是那么地高入云宵的树。当年，巷子两边的粉
墙，斑剥古老，砖缝中的羊齿、青苔会令你联
想历史，如你手中还有一截
粉笔任你涂鸦，一切埋于心
底的遐想会生动地呈现。小
巷是一管吹奏小城神曲的
笛。夜来风急雨骤，清晨台风
狂刮，最令儿童狂喜的是可以在这两棵大树
底下拾取被风吹落的白果。银杏树对儿童的
这种慈爱，在那个年代是很诱人的。
    那时，古镇从上代遗留下来的树木历历可
数，除断墙残壁前自生自灭活着一些叫不出名
称的植物外，公共地带少有点缀环境的花木。
    如今，嘉定发生了巨变，两棵古树已淹没
在高楼耸立的建筑群中，淹没在名花贵木的
绿化环境之中了。如果不是童年和这两棵树

紧紧相系的人，谁也不会青睐小区里这两棵
在并不起眼的银杏树，因为我们的城市和其
他江南市镇一样，都成了园林。过去的市容环
境和现在对比，就好像一幅泛黄的老照片。
    嘉定已是郁郁葱葱的花圃。一段时间
里，人们差不多忘了这两棵古银杏树。一位

友人曾让我写信反映，怕古树近旁某单位
的食堂排出油污的水，使这两棵大树枝条
枯萎。我在那里看见这两棵有 107年树龄
的银杏树下，有关部门已于1996年设置了
石勒的保护古树名木碑，我非常欣慰。这两
棵目睹嘉定变化的古树，已有了应有的位
置并且受到保护。
    这两棵古银杏树，永远圣洁地立在我的童
年里。牡丹（油画） 居佩鸿

“七一”
献诗

宗岑

    南湖升起的红帆
    升起在漫漫长夜里
    那时，中国还在沉沉入睡
    即便醒来，也是在黑暗里生活
    听不见雄鸡报晓
    即便偶尔有几声司晨的啼鸣
    也是和天空的晨星一样稀疏寂寥

    南湖启航的红帆
    犹如黑夜里的赤色火炬
    耕犁黑暗，燃烧黑暗
    熊熊的火焰映红了神洲大地

    照亮炎黄子孙的梦乡
    一个崭新的 中国在烈火中诞生

    南湖扬起的红帆
    乘长风破万里浪
    耕耘雷霆，点亮光明
    负荷改革的春天
    负荷硕果累累的秋日
    高速航向21世纪的时空

    南湖远征的红帆
    历经82度春秋
    引领一个热气腾腾的中国
    航向太阳的深处
    那里，云蒸霞蔚⋯⋯

情系白玉兰
黄凌

    认识隔壁的蒋师傅，因了楼下的那棵白玉兰。
    我是个花盲，认识的花不过10种上下。去
年春天，住在33号的一位上了年纪的摄影爱好
者，站在两张叠起来的板凳上，正面、侧面、上
俯、下仰，正在拍一棵小树上的白花，老妻和儿
子在下面竭力稳住有点摇晃的凳子，一家人忙
得不亦乐乎。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待他们走后，
我仔细地打量，羸弱的小树上顽强地开着一朵
花，花瓣又阔又大向四面抖开，在一片葱绿的映
衬下，凸现几分高贵与圣洁。我看得入神，倏然
间发现一位老人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我，脸上

有些许得意。“这是什么花？”我随口问道。“白
玉兰！”老人好像早就等着我发问，一边回答，一
边友好地走了过来。“白玉兰？白玉兰原来是长
在树上的？”我恍然大悟。老人说：“这是我去年
从路边捡来种下了的。去年倒是开了一些花呢，

恐怕是今年移栽伤了根，只开了1朵花。明年，
肯定会开出很多花的。”“噢，是吗？”为了不拂老
人的好心情，我敷衍地应答。老人高兴了：“明
年，你到明年再来看！”
    以后，我们见了面总要点点头，有时也简单
地交谈几句，知道他姓蒋，是上海国棉六厂的退
休工人。他总是把别人扔掉的小树苗捡回来，栽
到空地上，前后已种了十几棵，他都一一指给我
看过。平时，他就像对待孩子似的呵护它们，壅
土、浇水、整枝，有时我看到他站在小树边，一站
就是老半天，那是他在与小树对话⋯⋯


